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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视现实以现实本身的面目出现，但它远不是社会现实，即便是与社会现实最接近的新闻现场直播，也是电视建构的结果。本文把这种经由电视建构的貌似真实的现实，称为“

现实”。在电视现实的建构过程中，电视修辞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电视世界成为“为我们的”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自在”的世界。通过分隔与连接，凝缩与简化，积极修辞与消

辞，以及建立电视修辞幻象等多种修辞手段，所有参与电视活动的修辞主体共同完成了电视现实的建构，完成了以电视这种特殊形式把握世界、影响世界的过程。修辞学的视角，可以

我们从一个特定角度去接近电视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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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对刚刚过去的生活进行回忆的时候，呈现于我们脑海中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景象和话语呢？我们的记忆中有哪些是来自自己的体验，哪些来自亲友之间的交谈

者报纸、网络，还有哪些是来自我们家中的电视机？对于我们不在其中的“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对于我们亲身经历的非典型性肺炎、高房价，当我们进行回

或者梳理的时候，是否或多或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觉到电视的影响呢？ 

当电视成为人们认识现实的重要途径时，它就不只是我们了解生活的媒介,而且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位“9·11”事件的亲历者，自己就在纽约世贸大厦的

顶，却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打开电视，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如麦克卢汉和秦格龙（2000：406）所说，“新媒介不是人与自然的桥梁，……它们就是真实的世界……

果也许就是，媒介取代现实。”由于电视的直观性，它对世界的呈现更加接近其本来状态，使得人们更容易将电视当作直接的现实。 

这其实没有问题，“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1985：34），人对现实的把握常常是经由符号世界完成的，电视不过是又一种更方便更直观更舒服的方式而已。

只在于我们不能把一个建构的现实当作真正的现实来观看和接受，而必须了解电视如何建构了我们的现实，在自视掌握了现代文明，具有高度知性的现代观众的眼皮底下，

这种建构如何能够有效，人们为什么需要这种已经被明知的符号把戏？揭开这些谜团不只是为了了解电视，也是为了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的世界。 

电视所呈现的经过建构的现实，就是电视现实，它是经由电视符号呈现于我们的视听感觉之中，使我们感觉到似乎就是如此的那个世界。它不是现实的自然呈现，而是

经由电视符号重新安排的现实，其中体现了明显的主体性；而在运用电视符号的具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创作者的修辞倾向。主体的修辞活动成为电视现实建构过

重要的结构力量。循着修辞的轨迹，我们可以从一个特殊角度去接近电视的本质。 



一、“为我们的” 

电视是“为我们的”，不是为某一个个体，而是为人类全体。它把没有秩序的庞杂的难以把握的世界变成了一些我们易于接受的有规律的话语，在此过程中，人的意

完成了对自然或社会现象的把握。《日常生活》的作者赫勒（1990：128-130）区分了自然界与社会结构中“自在的”与“自为的”领域：“‘自在的’领域是必然化的

域，而‘自为的’领域体现了人的自由，在其中人的意识起着主导作用。‘自在与自为’领域中‘自为的’成分的增长，与指向相关领域并赋予在可能的冲突中作为积

与者的活动能力与社会行动意识的增长和加深同步。在‘自在与自为’的对象化中，‘自为的’成分的程度提供了自由程度的尺度。”可以说，越是为人的意识所渗透和把

握的，就越是自为的。人的活动有可能基于同“自为的”对象化的自觉关系，而建构某种“为我们”之物——赫勒称之为“生活的导引”。 

电视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把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人的和其他生物的领域——转变为“为我们”之物。把我们看不到的遥远的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把混乱的世界整

理成一条条有次序的新闻和一个个有情节的故事，为不幸的事情哀伤，为美好的事情喝彩，甚至千方百计在不幸中发现正面价值，然后再为它喝彩。比如中国中央电视

汶川、玉树地震、舟曲洪水泥石流灾害的报道，比如美国三大电视网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报道、对911恐怖袭击的报道等等，所有的重大灾难都被转译为人类与自

然、与邪恶势力斗争而英勇不屈的故事，充满了悲剧的美感。 

一个令人感慨的例证发生在2010年8月15日，舟曲特大洪水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七天，全国哀悼日，央视新闻频道的各档新闻节目中，滚动播发了一条关于新生儿的新

闻。主播导语如下：“让我们擦干泪水，继续前行。因为生命之舟已重新起航，重生之曲也已奏响。灾情发生以来，舟曲县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在灾后一共降生了12个新生

儿。这些孩子就是舟曲的明天，有他们，舟曲就有未来，有了他们，舟曲也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新生。”然后，画面上出现了婴儿的近景和特写，在温情而明亮的音乐

中，12个娇弱的小生命成为一个城市新生的象征。 

12个偶然诞生的婴儿，与灾难本不相干，12个娇弱的躯体，与暴虐的泥石流也根本无法抗衡，但是当大地震只用几秒钟就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当大洪水在几分

淹没人类几十年成百年垒砌而成的家园时，如果不借助这些小生命所承载的人类生生不息的符号意义，如果不借助对符号的阐释来编织一些希望，我们如何面对在重大

中彰显出来的人类的脆弱无助，又如何去继续这无助的生存呢？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接受创作者的修辞努力，把不幸事件转译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悲剧，或者为无意义的偶然事件赋予动机和目的。 

因此，电视修辞不只是与电视有关，更与人类的生存有关。它把本来只是“自在的”世界，在电视的空间之内变成了至少大部分是“为我们的”世界。电视在试图

界变成“自为的”领域，它“提供恰当的，相对真实的世界形象，并使我们能根据这一形象，以恰当的、即正确的方式活动”（赫勒，1990：129）。 

二、分隔与连接，赋予无序的世界以秩序 

电视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规整的条块分割，不同频道有自己的定位和节目时间表，每个频道的播出时间被划分成整齐的段落，不

同类型的节目按照一定规律被排列起来。遥控器点一下，全部是正在发生的新闻，再点一下，全部是娱乐节目，再点一下，全部是科学教育知识……除此之外，电视还

一种人类易于掌握的结构将世界重新组织，使本来无序的世界变得有秩序有方向。  

“人是通过他的自我意识的形式来掌握外部世界的形象的”，现代人与史前人类一样，都在“按照那些决定着形式和功能的精神和心理的原则构造它们自己的现实

且悄悄地把这些现实投射到任何可能真会有的现实世界”（霍克斯，1987：53）。电视组织现实的方式与之共同的一点是，它们都是一种“类比的思维”，以不同于逻辑

维的方式，“仔细而精确地把这个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的一分一毫都组合成结构，加以分类和排列。”然后，以这些组合而成的结构作为对环境的特殊反应，用来在自己的

生活和自然的生活之间建立满意的相似关系。它把一系列结构的差异或对立强加给世界，目的是以自己满意的方式“解释”世界，并使它成为人们可以生活的地方（霍克

斯，1987：48-49）。汶川、玉树地震以及舟曲洪水泥石流灾害期间，央视的相关新闻节目基本上采用了相同的编排顺序：灾难-救援-重建，本来是共时性的消息由于排列

的先后而具备了方向性，以契合人类摆脱灾难的想象。 

与原始人不同的是，电视不仅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它编码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现实。“类比”不是说电视把握现实的手段中不包含逻辑

式，而是就总体秩序而言，电视通过结构，以符合认识现实世界要求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自以为与现实同构的世界。通过制定形式框架，电视把社会经验编排成一个整体。

世界在电视中，成为一个有序的可容纳于一定框架的、因而是可以掌握的对象。 

“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只有当现实以他的代码形式呈现于他面前时，他才能真正把握它”（霍克斯，1987：24）。电视把现实划分为不同的条块和样式，是为了

们有着固定思维模式的头脑，可以漫不经心地、合目的地去享用。 

三、凝缩与简化，使世界可理解 

电视在呈现现实时，分隔为一段一段的话语，它们彼此之间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连接，但是每一段话语都试图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因此每一个文本的创作者都尽可能使

自己要呈现的部分成为有开始、中间和结尾的完整话语。这样他就必须把自己从现实中截取的一段生活进行凝缩和简化，赋予它动机，并发现或者创造它的内在逻辑。

是为什么电视世界充斥着叙述文本和叙述手段。“大多数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

本。此外，那些显然不是虚构的供消遣娱乐的、却有着诸如描述、教育或论证之类目的的其他电视节目，也往往运用叙述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结果就是“电视

成了由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艾伦，2000：46-47）。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叙述（或叙事）就是在一段时间之中发生的故事和对故事的讲述。日常生活中虽然也有

一些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没有人为的组织和联系，它不会成为故事。在故事里，每件事物都有意义，它们都是程式化的，都具有某种结构。通过把散乱的生活纳入叙事框

架，电视使得我们的世界变成了可以理解的，一切皆有原因、皆有开头和结尾的一系列事件的集合。伯格（2000：6/179）列举了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区别，可以帮助我们发

现电视叙事对生活的组织和改造。  

表1 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区别 

电视剧的叙述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以电视的方式将故事呈现出来。即便是商业广告、新闻报道、竞技节目、甚至体育比赛也被组织成叙述结构。“

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艾伦，2000：46）。电视

业广告最常见的就是小型的叙事文本，某人遇到一个难题，某一种产品解决了这个难题，比如一个橱柜广告，女主人一跳再跳，就是够不到橱柜顶上的鲜花，男人的手出

现，按了一个按钮，橱柜自动下降，门打开，里面装满鲜花，一个故事，以浪漫渲染的方式交待橱柜功能；新闻也常常被处理成一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较长的深度

叙事（通过中介） 日常生活

有开头、中间、结尾 都是中间

集中 分散

冲突激烈而持续 冲突缓和而散乱

每个故事各不相同 重演

对结局的好奇 目标模糊

以充满事件为基础 以没有事件为基础



报道一般都包含着冲突和冲突的解决。 

电视编排也经常以类叙事的模式出现，前面所说的“灾难-救援-重建”模式，目的就在于不仅要让每一条新闻以一个叙事段落的结构出现，而且要让各条新闻之间

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更大叙事结构的开头、中间和结尾。 

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出叙事或者把日常生活组织为叙事，是一种典型的修辞行为，或者如巴特（1991：106）所说，是一种“结构”活动：“创造和反映在这里都不是世

界的本原‘印象’，而是实际构造出的与第一个相仿的世界，不是为了复制它，而是为了让它能用智力去理解。 ” 

假如没有这样的组织，真的不加任何选择和组织地呈现一段生活原貌，人们会问，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给我看这个？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文本的明确性、限界性和

构性 1，不加组织的生活原貌反而成为无法理解的——如果它不是在生活中而是在文本中呈现的话。 

在一部又一部的电视文本将现实凝缩和简化为一个又一个叙事结构的同时，大量的社会现实被省略了。电视总是在一段时期特别关注某一些社会现象，而省略大部分

象，这就在实际上造成了某些片断的强化和大多数片断的省略。比如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其他方面的事情绝不会比之前或之后更少，但是由于电视对世博会的强调，其他

社会现象得到的关注就会明显减少。 

任何一种符号形式都不可能真正全面地反映社会现实，电视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只是，因为电视是一个与生活等长的信息发送者，尤其是在新闻直播中，它会造成

烈的感觉，似乎现实就是它呈现的样子。而事实却是，就在强化与省略中，一种与真实现实相联系但是又不同于真实现实的电视现实正在被建构起来。在地震救援的电视

播中，挖掘一个生者的活动，会占用几个小时，非常详细地进行呈现；而同时进行的挖掘死者的活动，在现实中占用的时间要多上几百倍、几千倍，在直播中却很少出

这样一来，尽管生死的比例相差悬殊，但是对一两个生者的强化挤占了大量播出时间，关于死者的信息长度就会大幅度削减。当然，这依然是电视“为我们”的方式之一，

否则观众将无法承受。 

四、再现与表现，从消极修辞到积极修辞 

陈望道（1997: 43-44）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把修辞分为三个境界和两大分野。三个境界分别是：记述的境界、表现的境界、糅合的境界。两大分野是消

修辞与积极修辞。“记述的表达以平实地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表现的表达是以生动地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虽然也以客观的经验做根据，却不采取抽象化，概

的法式表达，而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法式表达。其表达的法式是具体的、体验的、情感的。 ”相应地，消极修辞是一种基本的修辞法，对应于记述的境界，同时也“做着

两个境界的底子”，其主旨是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积极修辞同一切艺术的手法相仿，大体是具体的，体验的，要有力，要动人，主要

于表现的境界。 

符号学给了我们将语言研究模式推广至一切符号领域的方法论启示，观察一下电视作品，可以发现电视的境界也脱离不了记述、表现和两者的糅合，而电视语言和

符号的运用，几乎都可以纳入从消极修辞到积极修辞的序列。 

由于电视语言与人类一般语言系统的特性不同，电视在修辞的分野上会有一些特殊性。以摹状和示现为例，对于一般语言来说，这种以语言描摹情景的修辞手段属

极修辞；而对于电视来说，由于其符号特点决定了它在再现情景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这些修辞手段就进入了记述的境界，成为消极修辞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记述还是表现，无论是符号的指代功能还是表现功能，都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修辞倾向，差别在于，在记述的境界中，最重要的是使电视语言表达出明确无

信息和意义，要做到意义明确，伦次通顺，剪辑平匀，安排稳密 2；而在表现的境界中，最重要的是给观者以强烈的感受，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电视语言的感性因素。

电视的消极修辞使世界真实可观，而积极修辞使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具体可感，对于电视现实的建构来说，它们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五、修辞幻象 

美国新修辞学家在小组交流研究中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一定的交流行为能够通过幻想主题的链联，将一大群人带入一个象征性现实的综合戏剧之中，形成

辞幻象”。想象主题可以在某一社会中所有的公开或私下交流场合形成，其中包括观看电视节目。我们对照欧内斯特·褒曼（1998:81-83）描绘的修辞幻象形成的过程，以

2009年热播电视剧《蜗居》为例，来分析电视修辞幻象形成以及进入公共交流系统形成修辞运动的过程。 

修辞幻象形成的过程 电视剧《蜗居》创作、播出、产生影响的过程

一组有相似的个人心理动机的人集中在一起，讨论一

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或问题。

2007年前后房价上涨过快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房子

成为各种公共与私人交流活动中的重要话题。 “经

常趴在网上，在论坛闲逛” 的作家六六同样关注这

一现象（央视网，2009）。

一位组员将全组关心的主题戏剧化。这个主题在全组

产生链联，因为它触动了一个共同的心理动力弦或者

某个潜藏的动机或者他们面临自然环境、社会政治体

系或经济结构的共同难题。

六六开始创作小说，名字从 “房事 ”到 “蜗

牛 ”最终确定为 “蜗居 ”，在个人博客和公共论

坛上陆续公开。过程中很多网友出谋划策，提供 

“在线技术支持”（央视网,2009）。小说引起强烈

共鸣和争议。公众对高房价的抵触被戏剧化。

如果启动小组想象主题的动机是 “公布于众 ”以

赢得更多的人转向他们的立场，他们便开始艺术地为

公众媒体，为公众演讲创造信息。

以导演滕华涛、编剧六六为核心的团队将《蜗居》

制作成电视剧，搬上荧屏。

现在，他们的公众修辞中的一些戏剧抓住了受众。戏

剧化的修辞幻象将人们过渡到一个似乎比日常生活更

真实的世界。

2009年下半年，适逢中国大城市房价出现异常高速

增长，《蜗居》播出，引起巨大反响。很多人认为

这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 

那些被这样过渡的人在一组组熟人中演出这些戏剧，

而这些衍生的戏剧工作为幻象主题在新的小组中链

联。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议论，在网上论坛发帖，越来越

多的人卷入与“蜗居”相关的话题。

这样，修辞幻象便扩展到一个个更广大的公众中，直

到形成修辞运动。

“蜗居”入选新华社盘点的2009年度热词，成为

2010年初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新闻中频

繁使用 “蜗居 ”一词，如 “重庆再现 ‘蜗居 ’

现实版，7套房挤200余人” “名校毕业生照样沦为

蜗居族”等。

有活力的修辞幻象可信地解释感官见闻，为此感到满

足的人并不为常识经验中的相反的证据所苦恼。
例证：任志强调侃《蜗居》被鞋袭。



表2 电视剧《蜗居》中修辞幻象形成的过程 

修辞幻象的本质是在个人面对重大事件的千头万绪和似乎是不可改变的社会或自然压力，因而困惑不解或茫然无助时，通过修辞运作创造出由共同期待与意义组成的主

观世界，解释现实，提供共同对策，帮助个人摆脱压力。电视创造的修辞幻象的效果要远远超过个人幻想，因为它有着意气相投者的热情支持；而且它对现实的“解释

不表现为试图说服观者的理性论据，而是表现为对现实的呈现，它并不说事实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直接把幻象呈现为事实（褒曼，1998：83）。 

当人们面对越来越高的房价和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时，《蜗居》把广泛的社会情绪戏剧化，唤起了普遍认同。六六自言“文字是我的寻呼机，而阅读它的人都有接收

器。特别喜欢的，一下就对上暗号了”（金蓓蕾，2009）。修辞幻象一旦形成，会具有解释世界的强大力量，“那些情节那些主人公彷佛都活生生地浮现在我们眼前，那分

明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啊！”（毛太太，2009）“苏淳就是我的翻版啊，可悲……”（我乐贴吧，2009）众多相似境遇的人相互认同，成就了一场修辞运动。人

甘愿抛弃个人的色彩各异、细节各异的记忆和体验，向虚构的真实缴械，让它成为他们共同的记忆。“蜗居”成为一个特定时期的表征，或者说一种——修辞幻象。 

不只是电视剧，绝大多数电视节目都在呈现修辞幻象。在“非典”肆虐时，传染性特别强的病人被称为“毒王”，它与口罩、隔离衣“猴服”等物品一同，使得原本不

可见的“非典”获得了戏剧化的形象表征，而医护人员成为戏剧的另一方。在央视的电视晚会上，三位已经牺牲的医务工作者的照片以巨大的尺寸竖立在舞台正中，它

他的电视修辞行为一同树立了英雄的幻象，以对抗“非典”恶魔的幻象。这是一个典型的戏剧化过程，非典期间的社会现实在电视中以戏剧化的修辞幻象的形式被人们

知。 

修辞幻象不仅具有解释现实的力量，还具有影响现实的力量。中国民众在“非典”后期的凝聚力，与修辞幻象的形成和传播有着直接关系；而2010年春，中国政府出台

的打压房价的严厉措施，虽然来源于诸多现实因素，也很难说与“蜗居”的修辞幻象，以及被它凝聚、被它象征化和极端化的社会共识全无关系。众多有活力的修辞幻象形

成一致的社会舆论，影响公众的看法，这是电视修辞建构电视现实的重要手段，当修辞幻象的力量足够强大时，甚至会对社会现实产生间接或直接的影响。 

承认修辞幻象并不意味着否定电视叙述的真实性，而只是揭示这种真实的相对性。绝对的真实只是一种理论存在，而电视呈现出来的真实都是不同程度的修辞产物。美

国文论家罗伯特·斯柯尔斯（转引自赵毅衡，1998:209）认为历史叙述实际上处理“虚构性写作”的一端，另一端是幻想小说。纯客观的历史叙述是不可能的，完全没

实生活影子的幻想小说也是不可能的。把这两种不可能的极端排除，就可以看到在历史叙述中想象成分较少，或很少，而各种体类的文学叙述，其中虚构或想象成分越

多。以此观电视，可以看到从追求客观真实的新闻到电视剧，加工的程度不同，采自真实存在的部分与想象的部分在比例上不同，但是在作为修辞产品这一点上，却没

质的区别。更有甚者，“电视不断地将虚构节目和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描述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总体性的世界，这个世界把电视不同的素材（和实际事件的现实性）

了一个连续性的总体”（艾伦，2000：218）。这就是电视修辞建构起来的电视现实的总体。 

结语 

   2003年8月11日，央视新闻频道的《世界周刊》栏目在其《故事》板块播出了名为《人造英雄》的片子，介绍的是伊拉克战争期间发生的美国女兵杰茜卡·林奇的故事。

主持人介绍了林奇故事的三个版本以及即将产生的第四个版本： 

   1、直播版：事件发生当时美国媒体的报道，其中包括解救琳奇的全程录像； 

   2、颠覆版：另一当事者，林奇战友的叙述； 

   3、权威版：美国陆军的作战报告； 

   4、亲历版：琳奇不久将出版的自己的书。 

   有趣的是，全片一开始，主持人首先介绍的是电影《英雄》的叙述方式，一个故事多种讲法，讲出不同的版本，然后言明对这种叙述方式的借用。它在揭示 “人造

雄的同时，也成为电视建构 “人造现实”（张讴，1994：188）的自白书。就像琳奇故事的不同版本一样，凡是通过电视呈现于我们面前的，都已经是各种各样的流传

视中的传说。这就是在电视现实的建构过程中，电视修辞所发挥的作用。 


